
2015年7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丰收 11

更贵的食物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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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斌

每天下班，牵引我脚步的，是
生气盎然的菜园。它的方向，是安
静的方向，是我行走的方向。翻地，
栽种，锄草，浇水，在田沟里走动，
与蔬菜对话，不知不觉间，已是夕
阳在山，继而星月上场。我觉得，时
光走在菜园的时候，步子特别快，
特别轻，颇为娇娆，每步都是诗。它
是美国摇滚歌手猫王的女儿，让我
忘记时间，惊问今昔何年。

菜园的杂草肯定恨死我了。自
打开园门，我的眼光，就像一只羊，寻
找爱吃的草。无论什么草，例如艾草、
野蒿、马齿苋、狗尾草，特别是龙葵、
葎草、猪欢欢，真是见一次拔一次，绝
不手软。因为这些杂草再生力强，抗
逆性强，与蔬菜争夺养料、水分、阳光
和空间，有些则是病虫寄主，虽然我
有博爱之心，但也不能养虎遗患。

可是杂草是拔不完的。比如韭菜
地里的杂草，有极媚的茅草，有可爱
的三棱草，有类似茇根草的横爬的
草，开着极细的黄花。如果论起学历，
它们都是研究生水平。一是长得跟韭
菜极像，简直分辨不出；二是长在韭
菜中间，且是贴地而生，拔是拔不起
来，铲又不能铲，一铲就伤韭菜的根。

拔出的草，扔进化粪池里，沤
肥，有大作用。具体地说，就是可以
用来种植有机蔬菜。有机蔬菜是个
新词，它指种植、采摘、运输、销售
的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增长
剂、保鲜剂等化学物质的蔬菜。其
实我以前吃的都是这种菜，这些
年，竟成为时尚事物。

瓦砾也是拾不完的。每次翻地，
都能挖出小石子、碎瓦片，还有白生
生的螺丝壳。栽茄子、辣椒时，铲子
总会遇到瓦砾，手都震得疼。你把它

们捡干净，可是一场雨后，又有一层
瓦砾露出来。我怀疑，很久很久以
前，这里是一座山，一块一块巨石像
浪花翻滚，后来一场地震，把它们全
都震成碎石。也可能，若干年前，这
里是一座古墓，或者宫殿，后来成为
废墟，最后夷为平地。

杂草拔完，地也拾平，谷雨已
过，正是种植的大好时机。已经栽了
茄子、辣椒、西红柿，下了瓠子、苦
瓜、丝条、冬瓜秧子。又撒了苋菜、小
白菜、空心菜，都已发出细细的芽，
冲着我笑。遗憾的是，茄子、辣椒、西
红柿是在大棚里培育出来的，经不
起风吹日晒，已经缺档，需要补栽。

豌豆已结荚，薄似纸张。它们
的花朵颜色不同，结出的果实却都
是青绿的。它们的茎很脆，倒像古
代谦谦君子，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的样子。蒜苗冒出，可以划了。用
一根缝衣针，顺着茎秆划开道口
子，一掰即出。拔是不行的，容易
断。我以前以为拔蒜苗，于其成长
有害；现在知道，如果不拔蒜苗，蒜
头反而结得小。毛豆也已生出，蒸
炒皆可。我以前炒藕，喜欢放几粒豆
子，颇有看相。还有团团如球的生
菜，突然从中间抽出一支茎来，像春
天里雨后的嫩笋，估计几天以后就
要开花。菜园里的蔬菜，都开花结籽
的，如由少女变为母亲；可是我始终
不知道团生菜从哪里开花。

著名作家孙绍振说过：“强化
情节也好，淡化情节也好，都不是
目的，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多层
次剖析才是根本目的。”我说了除
草，说了捡瓦砾，还说到施肥浇水，
其实都是缘于对简单生活的热爱，
就像小说终于对人物内心的理解。
所以，尽管每次忙到披星戴月，心
的天空却是异常辽阔纯净。

□ 孙君飞

我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刚好，特别渴
望能到别处住住。一个老朋友发出邀请，我
摇摇晃晃地带上几本舒比格的书，以及一
本俄语翻译小说，来到他位于湿地的“宫
殿”里小住。

老朋友是个老人，也是个猎人，知道什
么时候该子弹上膛，什么时候该擦亮猎枪
再挂到墙壁上。他从来不出售任何猎物，因
此打得很少很少，让人忘记他是一个百发
百中的猎人。

我到来后的第二天凌晨，失眠奇迹般
地消失后，睡得正香甜，突然响起几声禽鸟
的尖厉叫声，还有发狂般的“嘎嘎”声。推开
门，一股气流仿佛从莲蓬头里蹿出来的凉
水扑到我的身上。我抓着树干朝前方微微
发亮的地方探查，猛地听到一声枪响，紧接
着又是一声——— 天色抖动着，又亮了一点
儿，我看到老人带着两只野鸭回来了。

“给你补补，我好久也没有吃肉，酒喝
得倒不少。”老人说。

我看着这两只仍有体温的绿头鸭，心
里面说“罪过罪过”，嘴里却洇出津液，出声
说：“这两只野鸭抵得过城里的一头猪。”

老人的孙子小童也过来度暑假。我很快
喜欢上这个单眼皮、鼻梁长零星雀斑的男孩
儿，他也对我感兴趣。他的黑眼睛明亮灵活，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以为他的眼睫毛似蒲公
英的种子，风一吹，会飘到水草那儿。

“舒比格，一个外国人吧？你看的是童
话？”小童问。

两个问题，我点一次头就够了。
“我喜欢神笔马良的故事，不知道外国

人写的童话什么样，我现在看更厚的书，尤
其喜欢带插图的书，不过我看的不多。有几
本是武侠书，古龙。”

“你没有看过安徒生的童话？”
“哦，我看过，忘了他是外国人。”
我笑了笑，“舒比格跟安徒生不一样，

我带过来好几本，晚上有空你拿去翻一翻，
书里画有插图。”

他说好，指给我看一只站在光滑大石
头上的翠鸟。

我们都知道水洼里有美味的麦穗鱼，
翠鸟肯定也知道，但它无动于衷，成为一个
慵懒的旁观者已经好一阵子了。它不叫，也
不动，孤独而出神。也许在很久以前，我看
到的还是它，只见它攫牢一根临水的细枝
条，风轻轻一吹，枝条带着它晃动，它有些
紧张，却更加专注，非捉到一尾鱼儿不可。
现在呢，它倒像一个老猎人挂起猎枪，优哉
游哉、又有一些迷茫地打量着世界，忘记了
鱼在水中、水中有鱼的事情。

小童吹一下口哨，翠鸟立刻飞走了。
“再不赶走它，它的脚就要焊到石头

上。”小童说。
其实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湿地没有多

少可怕的东西——— 水蛇算吗？算，对于害怕
蛇的人来说算，譬如胆小如鼠的我。小童不

怕，他的爷爷更不怕。老人说你只需要旁观
它，就不会害怕。我说我根本不会旁观，总
想扭过脖子偷偷地瞄一眼、瞄一眼，脊梁根
儿都是凉的，闭上眼睛时，它会朝着我的眉
心直直地游过来。

老人手一伸，捉到一条灰褐色的水蛇，
不等水蛇明白发生了什么，又一甩手放掉。

“不要怕，想问题、办事情越快越不会
害怕，你习惯慢条斯理地想问题，才害怕这
种毒性原本很小的水蛇。”

我说我害怕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的毒
性，一看到蛇的那副样子就害怕。我的几个
朋友都说蛇异常美丽，但我从不觉得蛇美
丽。蛇也许真是无辜，我却希望自己永远不
要碰到蛇。

老人快活地笑着，夸奖我是个真诚的
人，还说真诚也是勇敢的一种表现。他又问
我小说写得顺利吗？我脸红地说不顺利，似
乎才华枯竭，“我准备尝试写童话，孩子们
看的那种——— 童话中的蛇会变成美丽的
人，不再那么叫人害怕。”

老人埋着头，犹豫不决地说：“我没有
看过童话。这些天看你快活地读着那几本
书，小童也乐得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些
童话太好玩了。你写童话肯定好过写小说，
你太容易害怕，可能需要童话。也许、也许
童话并不简单，能让人快活的东西都不简
单。我也是过去这么多年才放下不快活的
东西，一个人、一条老狗也过得舒服自在。
人一快活——— 就自由了……”

老人的话使我感动，在老人身边，我不
曾感到尴尬和狼狈。远处，一棵杨树和一棵
桦树低声地对着歌，暮色沉下来。我暗暗惊讶
天边的云霞那么绚丽多彩、难以描述，照得每
一张脸庞都明亮温暖，大概人的脸庞原本会
发光，只是太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本领。老人
点燃起袅袅的炊烟———“袅袅”这个词，我很
久没有使用过，现在老人放弃用电烧菜做饭，
唤醒了这个词。

我和小童一起刮鱼鳞，冲走鲶鱼的腮
间和腹内流出来的血，在风中晾着鱼腥味
很浓的十根手指头。安静美好的一天，就这
么过去了。

我住了一周时间，慢悠悠地读完所有
的书。我还学会了用猎枪打野鸭，装模作样
地吆喝老狗给我噙回来。我们发现一个湖
泊，简直融化了太多天空的蓝色。

临走时，小童和老狗送我走了很远很
远，我一再说别送了，快回去陪爷爷。小童
说有花园里的花朵陪着爷爷；他喜欢睡在
花园的藤椅里，没一个钟头不会醒。

小童像一棵杨树挺立着，老狗像一尊铜
像蹲坐在孩子脚旁，仍在默默地目送我。我
大踏步地走着，路很好走。附近传来棕头鸦
雀嘈杂热闹的鸣叫声，大概也在欢送我吧。

□ 李伟明

到县里出差，见到了当年我在报社做
副刊编辑时的热心作者L君。L君以前是
乡镇基层单位普通职员，资深文学爱好
者，平时勤于笔耕，发表了不少作品。因为
相同的爱好，那些年，我们的交流也就多
些。几年不见，这次相遇后，当然少不了问
起他近期的写作情况。

不料，L君摇摇头说，因为工作、职务
的变动，这两年已不写了。他解释，为了不
影响前途，目前是“暂时封笔”，以后则看
情况再决定是否重新写作。

原来，这几年，L君因为频频有作品见
报，受到了当地领导的关注，工作上一帆
风顺，连续升迁，先是从乡镇基层单位调
进县城某机关从事文秘工作，接着又被提
拔为某重要行政局副局长，在县里也算引
人注目了。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后，工
作当然比以前忙了，但这不是L君“封笔”

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封笔”，是因为L君认
为，官至副局长，在职场已不能靠拼笔杆
子取胜，写多了文学类的“闲文”，对自己
下一步发展不仅无利，反而有害，万一哪
天由于这个因素被调整到文联之类的“清
水衙门”任职就麻烦了。

我默然。L君所言，是个现实问题，因
为是老朋友，他才没有用冠冕堂皇的话语
来掩饰。但不管怎么说，在他心里，文学充
当的还是“敲门砖”的角色，当门已被打
开，这块砖头的价值就不复存在，当然是
一扔了之，毫不可惜。

L君这种情况，并非个案。我很快想起
了另一位曾经的报纸副刊骨干作者Z君。
那一年，刚从某个实权部门一把手调到另
一个单位做副职的Z君，发了疯似的写作，
文章一篇比一篇好，很快我们就比较熟悉
了。后来就得知，Z君早年从一个农民开始
起步，写成了国家干部，写成了单位领导。
此后，搁笔近十年。现在重出文坛江湖，一

试身手，宝刀未老。我们这些文友为他的
回归而高兴。然而，再后来，该县另一个文
友却告诉我们，Z君当年在单位做一把手
时，不仅不再写文学作品，而且马上和县
里的文友们疏远，也从不支持当地的文学
活动。这位文友断言，有朝一日Z君在“政
坛”复出，他肯定又要立马告别“文坛”，远
离“文学”。没几年，Z君果然再次成为一个
单位的法人代表。嘿嘿，那位文友的话，不
幸言中，从此也就没接过Z君的电话了。

在某个时候，在某些地方，文学作为
谋求进步的“敲门砖”，功效可能还真不错

（特别是在大中专院校录取比例极低的早
些年，的确有不少没文凭、没“背景”但有
较好文字功夫的底层人士，通过一支笔改
变了命运）。可是，作为业余爱好者，文学
和自己的事业之间，真的有那么严重的矛
盾对立，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吗？也许是
我辈愚钝，对这一点总是没能看懂看穿。
我倒是觉得，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因为

写点文学作品，就担心“仕途”受影响，于
是毅然决然舍弃这个爱好，这只能说明，
你对这个爱好的感情并不深厚。或者说，
它根本就不能算作你的爱好，它在你眼里
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已。就像某些人，
把谁谁谁当作好朋友吊在嘴上说，可一旦
这个人失去地位了，立马和他绝交。这是
朋友吗？如果这是朋友，那只能注释“朋友
是拿来利用的工具”了。

我刚写了篇文章说，文学是饭后端上
来的那盘水果，意思是写作者不能把文学
看得太崇高太重要太唯一，以致迷失了自
我，不知天高地厚。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
文学并不是什么“敲门砖”这么廉价低贱的
东西。文学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可以
丰富生活，调剂心情，驱逐烦恼甚至治疗精
神创伤。真正爱好文学，就应爱到心灵深
处，保持一种恒温，就像对待真正的友谊一
样，而不是随着身份、职位、财富之类的“身
外之物”的变化而时冷时热。

□ 李海燕

决定一样食物更好吃的因素有哪些
呢？色、香、味、形、器？够不够全？可能有人
说，还得加上环境。对，坐在太脏太臭的地
方，估计什么绝世好味也会食不下咽。如
果我说还得加上一条——— 价格——— 你会
不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一些有趣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会倾
向于认为那些更贵的食物更好吃。德国波
恩大学的研究发现，如果预先告诉受试者
葡萄酒比较昂贵，而不是像此前那样实事
求是地说价值3英镑，那么这种葡萄酒的
得分会比原来更高。另一些研究表明，如
果告诉消费者吃的是有机食品、道德食品
(指生产过程中没有虐待动物、血汗工厂
等不当行为)，心理上就可以产生明显的
优越感以作为奖励机制，这能给消费者带
来一种“精神满足”，甚至影响食物味道，
让它口感更好。该研究的合作者Bernd
Weber说:“人们在享受食品的美味时，也
同时在享受着食品的高价。”

贵的食物更好吃，富有的人更聪明、
官员的道德水准更高、明星比普通人更完
美……虽然有时我们不承认自己可能有这

样的偏见，事实上这样的偏见无处不在。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偏见，在目前最为热闹的
王林事件中，马云、李连杰、王菲、赵薇等一
些富豪、明星和个别官员，才会因为一张或
几张与王林的合影而被称作“渣滓妄称精
英、智商低、被脱掉了最后的内裤”等等。试
想，如果一个普通人和某个不堪的人合了
个影，大家会有这样激烈的反应吗？

更富的人会不会更完美？不会。他们
只不过是在获取财富这件事上更敏锐、更
执着、更勇敢、更运气。其他方面，我宁愿
相信他们和多数普通人一样。人不能因为
财富而免于恐惧。富人找王林和村民找神
汉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因为有他觉得靠
自己靠社会规范解决不了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愿相信高官、富
豪、明星也有烦恼和恐惧，你都这么有钱
了……你都这么大官了……你都这么有名
了……言外之意，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以前讲过，对于知识而言，已知的半径越
大，未知的周长越长。同理，可控的半径越
大，不可控的周长越长。这也许能解释权力
更大、财富更多、知名度更高的人，却有着
更多的恐惧和不安。尝过了名、权、利的好
处，对失去的恐惧远大于不知其味者。

面对不可控的恐惧，求之于命运，问
之于神秘是最容易的方式。这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像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为
何在晚年走向了神学。

你可能会进一步追问，多数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能不知装神弄鬼的可笑之
处吗？还是听听科学怎么说吧。在药学的
大批量随机抽样调查中，安慰剂对照组是
一个非常必须的参照。而实验证明，通常
是由玉米淀粉做成的安慰剂，有效率常常
高达60％-70％。你看，这充分说明，人不
仅仅是个物理存在，同样是个精神存在，
心理和精神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人们日常
认为的。宗教、神秘仪式最基础的精神支
撑就是心理暗示，是人们精神活动中最常
见的安慰剂。

当然还有人不服气，认为那些占有了
更多资源的人，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这
个要求自然是对的，但在我看来，明星也
好，权贵也罢，还有那些财富的拥有者，都
不过是在公共空间里扮演他们并不是的
人。公众把一些标签强加给他们，希望他们
像公众希望的或者想象的那样。至于他们
到底是谁，谁知道？谁在乎？在公共空间里，
如果他们演得好，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我们

鼓掌。如果演砸了，也应以平常心待之。
毕竟，决定社会生活质量底线的，还

是千千万万普通人。而问题的根本恰恰在
于当下的社会没有给普通人足够的尊重
使之免于恐惧和不安。每个人，在任何时
候、在任何一件小事上，都有可能遭遇无
端的刁难，有时还不能免于羞辱，这种刁
难和羞辱累积出的恐惧和愤懑，在自身，
需要出口去发泄，安慰剂是不错的选择；
对他人，则容易充满仇视和敌意，一旦有
事发生，人人心里嘲笑、诋毁、撕裂多于包
容、理性和求同存异。这才是王林事件背
后最可怕的人性因素和社会心理。普通人
总以为自己与权贵、富豪、明星是对立的，
孰不知，绝大多数，大家的根本利益是一
致的。就如文革那样的非理性年代，如果
你的宪法保护不了普通百姓，关键时刻也
保护不了你的国家主席。就如普通人会遭
遇网购质量问题，名作家六六也需要做泼
妇骂街状才能把网购的烂水果退货。

所以，作为一名普通的吃货，我不打
算因为五星级酒店的大餐那么贵理应更
好吃而大声疾呼，我更关心家门口菜市场
的菜是否安全新鲜，如果不，我打算不与
监管部门善罢干休。

□ 程应峰

网络语言，大抵是在网络环境下，某
个圈子的特定群体创设出来并流行开来
的语言，流行的东西未必是好东西，但也
未必全然是必须否认的东西。是非曲直
姑且不论，网络语言最起码凸显着一个
阶段的人生百态，社会万象，用心品来，
足以让人产生“世相纷扰，五味杂陈，阅
历尚浅”之感。

网络语言的泛滥始于网络，它打破
了常态情境下的语言表达，随意，诙谐，
鲜活灵动。曾几何时，“有钱就是任性”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元芳，你怎么看”
“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等等，几乎是妇
孺皆知。这些网络语言的流行，有如东北
大花袄，让毯星张馨予一穿而红那样有
格调，有魅力。不管怎样，如此这般的网
络流行语，大抵还是可以被人们理解、认
同、接受的。

这是一个快捷的时代，也是一个浮
躁的时代。出于更加快捷地交流的动因，
随之，有人创造了网络微型用语，诸如

“人艰不拆”“普大喜奔”“不明觉厉”等生
涩难懂、萌态十足的网络语言。“人生已
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简写为“人艰不拆”。出自林宥嘉的歌曲

《说谎》，其中有段歌词是这样的：“我没
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
难道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
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有
如“普大喜奔”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略形式，表示
一件让大家欢乐的事情，大家要分享出
去，相互告知，共同庆贺；也作贬义词，含
幸灾乐祸的意思。再如“不明觉厉”意为

“虽然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很

厉害的样子”。这三个词都是几个词或几
句话的简写，体现了网络语言的浓缩性。

有了浓缩，便会有人为着“省力省事”
力求再精简、再浓缩。以浓缩的语言在圈
子里交流，以浓缩的语言调侃，甚至以浓
缩的语言来写作。如此一来，网上“新三字
经”便神差鬼使般流行开来：秀分快，直膝
箭，前高能，快撤离，虽不明，但觉厉……
九零后、零零后说着并非具有脑筋急转弯
能力，就可以弄明白的网络语言，让人感
觉就像置身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说着

“城会玩”——— 意思是城里人真会玩：反手
摸肚脐、锁骨放硬币等各种流行秀。出口

“然并卵”——— 意思是努力做这个事情，然
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足以秒杀一个人
的常态思维，让人一不经意，就像回到了
文盲半文盲时代。

现代人之于古文，尚能通过词汇的
合理组成去理解。较之古文，“新三字经”
似乎更为生涩难懂，因为这些语言没有
规则可循，是属于网络小群体的自创语
言，完全是一种随机、随意行为，带有戏
谑的色彩和硬生生的成分，让人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只能在内心百般纠结。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有理由的，“不
作死就不会死”，“网络三字经”的出现何
尝不是如此？应该说，网络语言是特定环
境和情境下的产物，它打破的是传统和
规范。站在文化传承之外来观瞻，它不失
生动有趣，无论网上还是网下，偶然吐
秀，亦无伤大雅。事实上，涩涩的、萌萌的
网络语言背后，是情绪的宣泄，是审美意
味的拓展，是传统观念的颠覆。担忧总是
多余的，存在归于存在，在实践和时间的
筛选中，该淘汰的被淘汰，该出局的得出
局，它永远处于不为人力左右的自然存
活、自然消亡的状态中。

□ 李小米

一个叫卧夫的诗人走了，他在深
山里绝食七天，这种死法有点怪异。

这时代，诗人的诗已很少让人
关心，诗人的存在或离去却成为大
众津津有味的话题。一个诗人的离
开，围绕他的议论，有时已成为围
绕在他尸身旁的众鸟，啄食着他气
血耗尽的骨肉。

当我们在谈论着别人的死亡
时，到底在谈论着什么？其实是在
提醒自己，还活着，因为丧钟为我
们每个人而鸣，得好好珍惜眼下。
美好的东西，大都有时间限制，比
如生命，生命里遇见的事物。卧夫
倒是一个例外，他还在诗里抱怨，
死亡来得如此缓慢。他的死亡，到
底触动了我们什么？

有人说，是他骨子里的文艺气
息，让他抓住自己的头发想离地三
尺，在精神上完成腾空。还有人说，
他是在体验一种可以见证过程的死
亡，死亡原来可以自己安排和主宰。

我们无法弄清楚一个诗人最
后的心理活动。在这个尘世里，每
一个卑微的人都心怀梦想。梦想这

个东西看似稀奇，其实非常贴近大
地，甚至很现实，它有时不过是穿
上了这种叫做梦想的马甲而已。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一群青
年在梦想里云游。那群人，现在被称
为典型性文艺青年，他们浪漫，追求
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总认为自己
要鹤立鸡群。而今，岁月这条牛鞭将
他们一个一个打回了原形，他们的
身体已出现了衰老迹象，他们的生
活或发达，或简单，或落魄。有天再
聚，说起当年梦想，他们笑着，沉默
无语，好比说起当年那些爱情，还有
些成年人的害羞。不过没有什么后
悔的，梦想是如此温暖过我们的心，
现实也是如此骨感，还骨质疏松了。
那些梦想，那些十足的文艺气息，毕
竟装点了我们过去的生活。

请理解和尊重某些有精神洁癖
的诗人吧，他们有的混不进人堆，混
进人堆的，往往是演说家。诗人的歌
吟，让我们看到在这天地间架起的
大舞台上，多少轮番唱罢，其实依旧
是在世俗里生存。在世俗生活里，找
到你歌唱的方式，就不错了。一旦你
脱离了世俗的东西，就是植物没有
了根须，枯萎是必然的。

□ 崔耕和

《战国策·秦策一》中有个“邻
女詈人”的故事很有意思。

当时楚国有一个人娶了俩老
婆，长得都很标致。邻家有男去挑
逗他的大老婆，被大老婆骂了出
来。转而又去挑逗他的小老婆，小老
婆禁不住诱惑欣然接纳。过了不长
时间，那个有两个老婆的楚国人不
幸死了，两个老婆都成了寡妇。旁人
对邻家男说:“若让你娶其中一个，
你是娶大的呢？还是娶小的呢？”“娶
大的！”邻家男回答很坚定。旁人说:

“大的叱责过你，小的应允过你，你
为什么娶大的呢？”邻家男说:“她当
别人家媳妇的时候，当然希望她同
意和我相好；现在是我的妻子了，当
然希望她为我而叱责别人啦。”

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成语故
事，有个中学读物上却出现了这样
的评注：喻各为其主，也反映了旧时
中国男人存在的一种卑污的心理：
自己可以风流浪荡，而妻子必须坚
贞守节。这评注着实吊诡可笑，这不
是卑污不卑污的问题，男人的本性
从来不变，不分中国、外国，更不分
旧时和现代。俗话说“屁股决定位
置”，当媳妇是别人家的时候，邻家
男当然希望别人戴绿帽子，当媳妇
是自己的时候，绿帽子再保暖自己
也不想戴。这时他根本没想曾经与
自己相好过的小媳妇的感受，人性

在此已淋漓尽致。要搁现在，小媳
妇不闹他骂他上网曝光他才怪。

那日闲聊问一友，最喜欢四季
中的哪一季节？他说，最喜欢夏季。
问之何因？答曰：因为夏季有裙子
飘动的风情。这回答着实阳春白
雪，其实此君的最爱是裙下的风
情，再问之，微笑默认。想起此君说
过的平生三恨，一恨赚钱不够多，
二恨闲暇不够长，三恨裙子不够
短，其实诚与邻家男有一比。

清人张竹坡26岁时，在家中评
点《金瓶梅》，写下了10余万字的评
论。他说，《金瓶梅》是“第一奇书”，
而非“淫书”，是愤世之作，揭露官
僚豪绅的腐朽堕落，痛斥财与色的
罪恶。二十年前我彻夜读之，愤世
虽看到了一些，最入眼的还是数不
尽的“口口口”，至今遗憾未看到全
本。张竹坡还说，读《金瓶梅》，生仿
效之心的是禽兽，生欢喜之心的是
小人，生厌恶之心的是君子，生悲
悯之心的是佛。不知竹坡先生生何
心，至少我未生厌恶之心，更未生
悲悯之心，所以，从不以此问题问
人，怕的是别人的反问。

写此文前我问诸友，若从《金
瓶梅》中选媳妇，你选谁？一时竟无
一人作答。

《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问题是，人性使然，世间无几人
能达此境界，所以，邻女詈人你莫
怪，邻男选媳也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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